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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  故 

早晨。儿童室里窗玻璃上布满了冰花，可是灿烂的

阳光照透冰花，射进来了。万尼亚是个六岁左右的男孩，

头发剪短，鼻子象是一颗纽扣。他妹妹尼娜是个四岁的

小女孩，头发卷曲，胖乎乎的，身材矮得跟年龄不相称。

他们醒过来，隔着小床的栏杆互相气冲冲地瞧着。 

“哎呀呀，这两个不害臊的！”保姆嘟哝说：“规规

矩矩的人早已喝完早茶了，你们呢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

睛。”阳光在地毯上，墙上，保姆的衣裾上快活地玩耍，

仿佛邀人跟它一块儿游戏似的，可是两个孩子没有注意

这些。他们一醒过来就心绪不佳。尼娜撅起嘴唇，做出

一脸的苦相，开始拖着长音说：“喝茶呀！保姆，喝茶

呀！” 

万尼亚皱起额头，心里寻思：该找个什么借口来哭

它一场呢？他已经眫巴眼睛，张开嘴了，可是这时候客

厅里传来妈妈的说话声：“别忘了给猫喝牛奶，现在她

有小猫了！” 

万尼亚和尼娜拉长了脸，大惑不解地互相瞧着，然

后他俩一齐喊叫起来，跳下小床，只穿着小衬衫，光着

脚，往厨房跑去，弄得空中满是他们的尖叫声。 

“猫下崽子了！”他们嚷道：“猫下崽子了！” 

厨房里长凳底下放着一只不大的盒子，这是斯捷潘

给壁炉生火的时候用来搬运焦炭的。母猫正在盒子里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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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看。她那张灰色的脸表现出极度的疲乏，绿色的眼睛

以及狭长的黑色瞳孔显得劳累，感伤。从她的脸容可以

看出来，要叫她的幸福圆满，只差一件事了，那就是

“他”，小猫的父亲，不在盒子里，想当初，她是那么

毫无私心地献身于他的啊！她想咪呜地叫一声，就张大

嘴，可是喉咙里只发出沙哑的声音。响起了小猫吱吱的

叫声。 

两个孩子就在盒子跟前蹲下，一动也不动，屏住呼

吸，瞧着盒子。他们惊讶，震动，没有听见保姆不住抱

怨，跟在他们身后追过来。他俩的眼睛里闪着极其真诚

的欢乐。 

家畜在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中起着难以察觉而又

无疑有益的作用。我们这些人有谁不记得那些强壮而慷

慨的狗、好吃懒动的巴儿狗、关在笼里郁郁死去的鸟雀、

迟钝而傲慢的火鸡、温柔的老母猫呢？我们为了解闷往

往踩住老母猫的尾巴，惹得她们疼痛难熬，她们却仍然

原谅我们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家畜固有的耐

性、忠心、原谅一切的秉性、真诚之类的品质，对孩子

的头脑所起的作用，比起神情严峻、脸色苍白的卡尔。

卡尔洛维奇的长篇教诲，或者女家庭教师极力向孩子们

证明氢和氧构成水的时候那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空谈

来，要有力得多，也有成效得多。 

“多么小啊！”尼娜说，瞪大眼睛，发出一连串快

活的笑声。“象耗子似的！” 

“一只，两只，三只⋯⋯”万尼亚数着说：“三只

小猫。 



◆ 契 诃 夫 短 篇 小 说 选 ◆ 

─ 3 ─ 

 

那么，一只归我，一只归你，一只归另外一个什么

人。“ 

“咪呜⋯⋯咪呜⋯⋯”生下孩子的母亲见到有人关

心她，就受宠若惊，叫起来。“咪呜。” 

孩子们把小猫瞧了个够，把它们从母猫身子底下抱

过来，放在手里揉一阵，然后，觉得这样还不满足，索

性用衬衫的底襟把它们兜着，跑到房里去了。 

“妈妈，猫下崽子了！”他们嚷道。 

母亲在客厅里陪着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先生坐着。她

看见孩子们没有漱洗，没有穿好衣服，把衬衫的底襟撩

起来，就发窘了，瞪起严厉的眼睛。 

“把衬衫放下来，不害臊！”她说：“快出去，要不

然我就要罚你们了。” 

可是孩子们既没理会母亲的吓唬，也没理会有外人

在座。 

他们把小猫放在地毯上，发出震耳的尖叫声。产后

的母猫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，用恳求的声调叫着。过了

一忽儿，孩子们给拖到儿童室去穿衣服，做祷告，喝茶，

可是他们充满热烈的愿望，一心想赶快摆脱这种平淡无

味的例行公事，再跑到厨房去。 

他们平素要做的事和游戏都丢在脑后了。 

小猫的出世压倒一切，成了活的新闻和当前的大

事。哪怕有谁向万尼亚或者尼娜提议，用一普特的糖果

或者一千枚十戈比银币掉换一只小猫，他们也会毫不犹

豫地拒绝这笔交易。直到吃中饭为止，尽管保姆和厨娘

提出激烈的抗议，他们却在厨房里盒子旁边坐着不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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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弄小猫。他们脸色严肃，聚精会神，露出关切的神情。

他们不但为小猫的现在，而且也为它们的未来操心。他

们决定把一只小猫留在家里陪伴老猫，好让老猫得到安

慰，把另一只搬到别墅去，叫第三只住到地下室去，那

儿有很多老鼠。 

“可是它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人呢？”尼娜纳闷

地说。 

“它们的眼睛是瞎的，就跟叫化子一样。” 

这个问题也惹得万尼亚心里不安。他着手翻开一只

小猫的眼睛，嘴里呼嗤呼嗤地吐气，喘了很久，然而他

的手术终于不见成效。他们给小猫送来肉和牛奶，可是

小猫执意不吃，这也使得他们大为不安。凡是放在它们

小脸跟前的吃食，统统由灰毛妈妈吃掉了。 

“咱们来给小猫造小房子，”万尼亚出主意说：“它

们住在各自的家里，大猫就到它们家里去做客。”于是

厨房的各个角落里放了些硬纸做的帽盒。小猫给安置在

帽盒里住下。可是这样分家，未免为时过早：大猫脸上

保持着恳求和感伤的神情，走遍各个帽盒，把它的孩子

都带回原地去了。 

“它们的母亲是大猫，”万尼亚说，“可是它们的父

亲是谁呢？” 

“是啊，父亲是谁呢？”尼娜也跟着说。 

“它们没有父亲可不行。” 

万尼亚和尼娜考虑很久，要决定小猫的父亲应该是

谁，最后他们选中了枣红色大马，尾巴已经被扯掉，如

今丢在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，跟别的玩具一起，没人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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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 

他们就从储藏室里把它搬出来，放在盒子旁边。 

“要注意！”他们告诫它说：“你就站在这儿管住它

们，叫它们规规矩矩。” 

这一切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方式说出来、做出来的，

他们的脸上露出操心的神情。 

在万尼亚和尼娜的心目中，世界上除了盒子和小猫

以外，别无他物了。他们的欢乐是无边无际的。不过他

们也不得不经历沉重而痛苦的时刻。 

吃中饭前，万尼亚在父亲的书房里坐着，瞧着桌上

出神。 

一只小猫在灯旁一张盖着官印的公文纸上打滚儿。

万尼亚瞅着它的动作，时而用铅笔，时而用火柴戳它的

小嘴。忽然，仿佛从地里生出来的一样，他父亲在桌旁

出现了。 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万尼亚听见气愤的说话声。 

“这⋯⋯这是小猫，爸爸。” 

“我要叫你知道什么叫小猫！你瞧你干的好事，可

恶的孩子！你把我的公文纸全弄脏了！” 

使得万尼亚大吃一惊的是，爸爸不象他那样喜爱小

猫，非但不赞叹和高兴，反而拧着万尼亚的耳朵，叫道：

“斯捷潘，把这讨厌的东西拿走！” 

吃饭时候也出了乱子。饭桌上的人正在吃第二道

菜，突然听见吱吱的叫声。 

大家开始追查原因，发现尼娜的小围裙底下有一只

小猫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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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宁卡，离开饭桌！”父亲生气地说：“马上把小猫

都扔到污水坑里去！家里不准有这种讨厌的东西！”万

尼亚和尼娜吓坏了。让小猫死在污水坑里，除了残忍以

外，还会害得母猫和木马失去它们的孩子，盒子就要空

荡荡，又会破坏未来的计划，那个美妙的未来的计划：

让一只小猫安慰它的老母亲，另一只住到别墅去，第三

只在地下室里捉老鼠。孩子们哭起来，为小猫讨饶。父

亲同意了，可是有个条件，不准孩子们到厨房去动小猫。 

饭后万尼亚和尼娜在各个房间里逛荡，苦恼不堪。

禁止到厨房去的命令弄得他们无精打采。他们不要吃糖

果，他们闹脾气，对母亲撒野。傍晚彼得鲁沙舅舅来了，

他们就把他拉到一旁，对他抱怨父亲，说父亲要把小猫

丢到污水坑里去。 

“彼得鲁沙舅舅，”他们央求舅舅说，“你跟妈妈说

一声，把小猫搬到儿童室来住。你说一声吧！” 

“行了，行了⋯⋯好吧！”舅舅说，对他们摇摇手，

要他们走开。“可以。” 

彼得鲁沙照例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涅罗也跟着他来

了，那是一条丹麦种的大黑狗，耳朵耷拉着，尾巴跟棍

子那么硬。这条狗不大叫唤，神态阴沉，充满个人尊严

感。它见到两个孩子，理也不理，从他们身旁走过去，

摇着尾巴拍打他们，就象拍打椅子似的。两个孩子满心

痛恨它，可是这一次，实际的考虑压倒了他们的感情。 

“你猜怎么着，尼娜？”万尼亚睁大眼睛说：“就

让涅罗代替那匹马做小猫的父亲吧！那匹马是死的，涅

罗到底是活的嘛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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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傍晚，他们一直盼着爸爸坐下来打纸牌，他们

就可以趁人不注意，把涅罗领到厨房里去。最后爸爸总

算坐下来打牌了，妈妈忙着张罗茶炊，没顾到两个孩子。 

幸福的时刻来临了。 

“咱们走吧！”万尼亚小声对妹妹说。 

可是这时候斯捷潘走进来，笑着宣布说：“太太，

涅罗把小猫全吃了！” 

尼娜和万尼亚脸色煞白，惊恐地瞧着斯捷潘。 

“真的，太太⋯⋯”听差笑着说：“它走到盒子跟

前，就吃开了。” 

孩子们以为，这所房子里所有的大人都会大吃一

惊，找坏蛋涅罗算帐。可是那些大人却心平气和，坐在

那儿一动也不动，光是为那条大狗的胃口诧异。爸爸和

妈妈都笑了。涅罗在桌旁走来走去，摇晃尾巴，洋洋得

意地舔嘴唇。只有母猫惶惶不安。她竖起尾巴，在各个

房间里走动，怀疑地瞧着那些大人，呜呜地哀叫。 

“孩子们，现在已经九点多钟了！该睡觉了！”妈

妈嚷道。 

万尼亚和尼娜躺下睡觉，他们流着泪，久久地想着

受了委屈的母猫和残忍、无耻，却又没有受到惩罚的涅

罗。 

不同寻常的人 

夜里十二点多钟。担任助产士的老处女玛丽雅·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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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罗芙娜·柯希金娜的门外，站着一个高身量的上流人，

戴着高礼帽，穿着带风帽的制服大衣。在黑暗的秋夜，

他的脸和他的手都看不清楚，可是他咳嗽和拉铃的神态

却流露出庄重，沉稳，甚至有几分威严。他拉过三次门

铃后，房门打开，玛丽雅·彼得罗芙娜本人出来了。她

穿着白裙子，外面披一件男大衣。她手里举着一盏小小

的灯，扣着绿罩子，灯光把她那带着睡意和布满雀斑的

脸、精瘦的脖子以及从包发帽里溜出来的稀疏的棕色头

发一概染成绿色了。 

“我可以见一见助产士吗？”那个上流人问。 

“我就是助产士。您有什么事？” 

上流人走进前堂，玛丽雅·彼得罗芙娜看见面前站

着一个高身量的男人，身材匀称，年纪已经不轻，可是

生着一张英俊而严峻的脸和浓密的连鬓胡子。 

“我是八品文官基利亚科夫，”他说：“我来请您到

我妻子那儿去一趟。劳驾快一点。” 

“好，先生⋯⋯”助产士同意说：“我马上去换衣

服，麻烦您在客堂里等我一下。” 

基利亚科夫脱掉大衣，走进客堂。小灯微弱的绿光

照着价钱便宜的家具以及打过补钉的白色布套，照着寒

伧的花朵，照着攀附着长春藤的门框。屋子里有股天竺

葵和石炭酸的气味。墙上的小挂钟胆怯地滴搭响着，仿

佛看到外来的男人感到难为情似的。 

“我准备好了，先生！”大约过了五分钟，玛丽雅·彼

得罗芙娜走进客堂来，她已经换好衣服，洗过脸，精神

抖擞地说：“我们走吧，先生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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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的，得赶快去⋯⋯”基利亚科夫说：“顺便，

我想提一个不算多余的问题：您接生要多少钱？” 

“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⋯⋯”玛丽雅·彼得罗芙娜

说，不好意思地微笑。“随您给吧。”“不，我不喜欢这

样办事，”基利亚科夫说，冷冰冰地定睛瞧着助产士。“俗

语说：诺言重于金钱。我不想沾您的光，您也不要沾我

的光。为了避免纠纷，我们还是事先讲定价钱比较妥

当。” 

“我，说真的，不知道。这没有固定的价钱。” 

“我自己也工作，因此习惯于尊重别人的工作。我

不喜欢不公道。如果我没有给足您钱，那就跟您多要了

我的钱一样，在我是同样的不愉快，为此我坚决主张您

说出您的价钱。” 

“要知道，价钱很不一样！” 

“嗯！您决定不下来，这我不能理解，不过既然如

此，我只好自己来定价钱。 

我可以给您两卢布。“ 

“您说什么呀，求上帝怜恤吧！”玛丽雅·彼得罗

芙娜说，脸红了，往后倒退一步。“我都觉得不好意思

了。与其拿两卢布，我还不如不要钱的好。这样吧，要

是您愿意的话，五卢布好了。”“两卢布，一个钱也不添

了。我不要沾您的光，可是我也不打算多出钱。” 

“那也随您，先生，不过只给两卢布，那我不去。”

“可是按照法律您没有权利拒绝。” 

“好吧，那我不要钱，白去一趟就是了。” 

“我不打算白白麻烦您。各种工作都应当得到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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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，我自己也工作，我明白。� 
“只挣两卢布，我不去，先生⋯⋯”玛丽雅·彼得

罗芙娜温和地申明说：“要是您乐意，我不要钱去一趟

倒行。” 
“既是这样，我很抱歉，白白打搅您了。我荣幸地

向您告辞。” 
“您这个人啊，说真的⋯⋯”助产士说着，把基利

亚科夫送到前堂。“那么这样好了，要是您乐意，给三

卢布，我就去。” 
基利亚科夫眯细眼睛，聚精会神地瞧着地板，整整

考虑了两分钟，然后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！”他说完，就走

到街上去了。助产士又惊讶又难为情，等他走后，就关

上门，回到卧室去了。 
“这个人相貌漂亮，气度庄严，可是多么古怪呀，

求上帝跟他同在吧⋯⋯”她躺下，暗自想道。 
可是还没过半个钟头，门铃又响了。她从床上起来，

不料在前堂里又看见原先那个基利亚科夫。 
“如今的世道真也乱得出奇！”他说：“药房里的人

也罢，警察也罢，扫院人也罢，谁也不知道别的助产士

的住址，这样我就不得不同意您的条件了。我给您三卢

布就是，不过⋯⋯我要预先申明一下：我雇用女仆，以

及一般说来使用别人的劳力，总是事先讲定，到付钱的

时候决不加钱，也不给小费什么的。各人应当拿各人该

得的收入。” 
玛丽雅·彼得罗芙娜听基利亚科夫讲话没有多久就

已经觉得他讨厌，惹人反感了，他那四平八稳的话语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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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她心上象一块沉甸甸的东西。她换好衣服，跟他一块

儿走到街上。四下里静悄悄的，可是天气寒冷，乌云密

布，连路灯的亮光也看不大清。稀泥在脚底下咕唧咕唧

响。助产士凝神细看，却瞧不见出租马车。“大概路不

远吧？”她问。 

“不远，”基里亚科夫阴郁地回答说。 

他们穿过一条胡同，又穿过一条，再穿过一条。基

利亚科夫只顾迈步走着，就连他的步态也流露出庄重和

沉稳。 

“多么可怕的天气啊！”助产士跟他攀谈说。 

可是他庄重地沉默着，显然极力在平滑的石头上

走，免得踩坏他的套靴。经过长久的步行，助产士终于

走进一个前堂，从那儿可以看见布置得很体面的大客

厅。各处房间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甚至产妇躺着的卧

室里也是如此。大凡在分娩的地方，亲戚和老太婆总是

多得不计其数，可是这儿却一个也看不见。只有厨娘带

着呆板而惊恐的脸相东奔西跑，象中了邪似的。传来响

亮的呻吟声。 

三个钟头过去了。玛丽雅·彼得罗芙娜在产妇的床

上坐着，小声说话。两个女人已经趁这段时间互相认识，

彼此熟悉，一块儿闲谈、惊叹了。 

“您可不能说话呀！”助产士不安地说，可是她自

己又不住地问这问那。 

后来房门开了，基利亚科夫本人静悄悄地走进卧室

来，神态庄重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摩挲着连鬓胡子。紧

跟着是沉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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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玛丽雅·彼得罗芙娜胆怯地瞧了瞧他那漂亮而

不带感情、象木石一般的脸，等着他开口讲话。可是他

死不开口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。助产士白等了很久，就

决定自己开口，说了一句在分娩的场合照例要说的话：

“是啊，感谢上帝，世界上要添一个新人了！” 

“是的，这是愉快的，”基利亚科夫说，脸上保持

着木石一般的神情，“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多一个孩

子就要多一笔开支。孩子不是天生就吃饱穿暖的。” 

产妇的脸上露出负疚的神情，仿佛她没得到批准，

或者出于无聊的奇想，就把一个活人生到世界上来了。

基利亚科夫叹口气，站起来，庄重地走出去。 

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，求上帝保佑他⋯⋯”助产

士对产妇说：“脾气那么严厉，连笑都不笑一下。”产妇

说，他素来就是这样。他为人诚实，公正，慎重，精打

细算，然而所有这些品质都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，弄

得一般人都感到受不了。亲戚同他不和，仆人干了一个

月就待不下去，没有人跟他来往，妻子儿女老是心情紧

张，每走一步路都要担惊害怕。他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他

的美德远比缺陷多，不过每逢他离家出外，大家却感到

自在得多，轻松得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，连产妇自己也不

明白。 

“那些盆子得收拾干净，放到储藏室去，”基利亚

科夫又走进卧室里来，说。 

“这些小瓶也要收起来，将来有用处。” 

他讲的话都很简单，平常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，助

产士却心惊胆战。她开始怕这个人，每次听到他的脚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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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就打冷战。早晨她准备辞去的时候，看见基利亚科夫

的小儿子，一个面色苍白、头发剪短的中学生，正在饭

厅里喝茶。基利亚科夫站在他对面，用四平八稳的声调

说：“你会吃饭，那你也得会工作。喏，你刚喝下一口

茶，可是你大概没有考虑到喝这口茶是要花钱的，至于

钱，是靠劳动挣来的。你要一面吃，一面想才是。”助

产士瞧着男孩呆板的脸容，觉得连空气都沉重了，再过

一忽儿，那四堵墙也会经不住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的威风

而倒下来。她害怕得心慌意乱，对这个人生出强烈的反

感，就拿起她的小包袱，匆匆走出房外。 

半路上，她想起她忘记索取那三卢布了。可是她停

住脚，站一会儿，想了想，却挥一挥手，仍然往前走去。 

村 长 

某某小县城一家肮脏的小饭铺里，村长谢尔玛靠一

张桌子坐着，正在吃一盆油腻的粥。他不住吃着，每吃

完三匙粥就喝下“最后一杯酒”。 

“就是嘛，我的好人，农民的案子很难办！”他对

小饭铺老板说，在桌子底下扣上他那些不时松开的纽

扣。“是啊，老兄！农民的案子复杂得很，连俾斯麦也

应付不了。要办这种案子就得有特别的头脑和才干。比

方说，为什么庄稼汉都喜欢我？为什么他们象苍蝇似的

追着我不放？啊？我能吃带油的粥，别的律师却连油星

都沾不着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这都是因为我有才气，有本



◆ 契 诃 夫 短 篇 小 说 选 ◆ 

─ 14 ─ 

 

事。” 

谢尔玛喘吁吁地喝下一杯酒，尊严地伸直肮脏的脖

子。这个人不单是脖子脏。他的手、衬衫、裤子、餐巾、

耳朵⋯⋯一概都脏。 

“我不是有学问的人。何必说假话呢？我没有在大

学毕业，不象学者那样穿礼服，可是，老兄，我可以不

必谦虚，也不必惩办地对你说，象我这样精通法律的人，

你在一百万人当中也找不到一个。那就是说，斯科平的

案子我没审过，萨拉。别凯尔的案子我也没办过，可是

要讲办农民的案子，那末任什么辩护人，任什么检察

官⋯⋯任什么人都不是我的对手。真的。只有我才能办

农民的案子，别人都不行。哪怕你是罗蒙诺索夫，你是

贝多芬，可要是你没有我这种才气，那你顶好别来干这

一行。比方就拿烈普洛沃村的村长那个案子来说吧。你

听说过这个案子吗？” 

“没有，没听说过。” 

“那个案子真妙，很要点手腕！普列瓦科都会栽跟

头，可是我一办，就马到成功了。是埃⋯⋯离莫斯科不

远，老兄，有个造钟厂。那个工厂里，我的好人，有个

工长是我们烈普洛沃村的农民叶甫多吉木。彼得罗夫。

他在那儿已经干了二十来年。要是看他的身分证，那他

当然是庄稼汉，穿树皮鞋的乡巴佬，可是论他的外表，

那可跟庄稼汉大不一样。他在这二十年里入了上流，体

面得很。你要知道，他身上穿着花呢的衣服，手上戴着

戒指，整个肚子上绷着一条金表链，叫人走近不得！他

完全不象个庄稼汉了。可不是，我的老兄！一年挣一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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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的工钱，厂里供房子，供伙食，老板跟他称兄道弟，

所以他身不由己，当起老爷来了。他那副相貌，你知道，

也真那个⋯⋯ 

说话的人喝下一口酒：“也真威严。只是，我的老

兄，这个叶甫多吉木。彼得罗夫忽然心血来潮，要动身

到家乡，也就是到我们的烈普洛沃村去住一阵子。他本

来过得挺好，可是忽然想回家乡了。造钟厂里的生活赛

过蜜，这个工长似乎没有什么发愁的事，可是，你知道，

家乡冒烟了。就算你到美国，发了大财，可你还是会惦

记你这个小饭铺。他，这个好心人，也就是这样思念故

乡。是埃他就向老板请一个星期假，坐上车走了。他回

到烈普洛沃村里。他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的亲戚。他

说：“从前我在这儿住过。喏，我父亲在这儿放过牲口，

我也在这儿睡过觉，‘等等⋯⋯一句话，他回想小时候

的情形。嗯，他少不得也夸几句口：“你们瞧见了吧，

老兄！当初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是个穿树皮鞋的，后来靠

劳动，靠流汗，入了上流，有了钱，衣食饱暖了，’他

说。‘只要你们肯好好干，你们也一样能成。’那些大老

粗起初倒还听他说，称赞他，可是后来他们就想：“话

是不错的，可爱的人，这些话甚至都挺好，可是你来了，

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住了一个

星期，可是连半瓶白酒都没请我们喝过。‘他们就打发

乡村警察到他那儿去。” 

“‘叶甫多吉木，你拿出一百卢布来吧！’”‘这是为

什么？’“‘给我们村社的人买点酒喝。他们想喝一通酒

来祝你长寿。’”然而叶甫多吉木是个稳重而信神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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